
2022年6月21日，元朗朗屏中电电缆桥发生大火，导致元朗、天水围及屯门大停电约13小时。图：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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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桥大火、断电断讯号︰一场对香港社区受灾力与未来电力规划的考

验

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可配合储能设备，在断电时提供低限度社区电力支援；开放电力市场亦可能提高社区电网的自
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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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晚上，家里的灯突然闪烁了几下，住在天水围嘉湖山庄美湖居的K小姐还未意识过来，全屋已陷入

一片漆黑。她走到窗边张望，发现附近大厦的灯同样全都熄㓕，同时传来小孩的哭叫声。没有人知道发生

甚么事，电讯网络中断了，收不到讯号，窗外街道上的交通灯停止运作，行人只得摸黑过马路，车辆也因

此慢驶。

大约隔了6小时后电力恢复，她才知道事发当晚7时许，元朗一条属于中电的电缆桥起火，导致元朗、屯门

及天水围一带大范围停电，逾50万人受到影响。


时隔14日，中电于7月6日晚上发出新闻稿，表示已就事故向政府提交进一步报告。新闻稿并没有公开报告

内容，只指出在化验和分析结果未完备前“未能确定起火成因”，并排除多项因素，包括电缆超载、电力保

护装置失效，及高温天气。中电续称，已即时审视同类型的电缆桥，确认运作正常，也已为电缆桥加强保

安和安装防火装置。

肇因未明，当晚大停电成了谜团。是次停电，揭示出多个隐藏的问题︰为何紧急警示系统没有没有通知居

民？在断电、断讯号情况下，社区如何互通消息和自救？事故揭露了什么人为和非人为的因素？

进一步而言，这是否一个契机重新检视香港未来电力供应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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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1日，元朗朗屏中电电缆桥发生大火。图：香港突发事故报料区 Facebook

为何斥资1.5亿的紧急警示系统没派上用场？ 


住在天水围的凡希（化名），整晚都在楼下本用作召开“居民大会”的广场上度过。在这个“另类大会”上，

居民互相询问供电与维修进展，许多人都不清楚大厦、街灯、讯号站等基础建设的后备电供应情况，也不

知道如何向区议员、警署抑或民政事务署获得资讯与支援。这都让他反思现代社会对电力与通讯网络的高

度依赖，以及人们原子化的生活，大大减弱了人们及社会组织应对紧急事态的能力。

“在这种危急的关头，人人都开始关心社区事务，但电力恢复时，我听到人们开始抱怨明天还要上早班，就

知道这种社区意识又很快地隐没在日常生活中。”凌晨3时，凡希听到大厦传来欢呼声，而他仍为所观察到

的各种社会隐忧感到不安。

屯门、元朗、天水围乌灯黑火的13个小时中，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机构及电力公司陆续公布应变行动，但

扎根社区的地区组织，在缺乏紧急应变资讯与资源的情况下，其援助角色相当局限，亦难以凝聚社区力量

作出反应。据地区人士观察，政府决策与社区经验之间出现了断层——政府斥资1.5亿设置的紧急警示系统

在当晚没有派上用场。

由民政事务署委任的天水围南分区委员会主席湛家雄，明确地感受到使用紧急警示系统的必要。他身处影

响最为严重的天水围，虽然不断收到居民求助，并尝试联络大厦管理公司、义工队及民政事务局当值人员

提供紧急援助，但由于电讯发射站运作受停电影响，天水围的区议员及分区委员会委员皆与外界讯息隔

绝，无法掌握现况，与政府部门、地区组织及居民的通讯也频频受阻。

https://www.ofca.gov.hk/tc/consumer_focus/guide/help_for_consumers/emergency_alert_system/index.html


“天水围地区本身是设有联络机制的，但当晚收不到任何讯息，紧急警示系统也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湛家雄说。

环境局于22日曾指出，警示系统只适用全港性通知，是次停电只影响局部地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称，

紧急警示系统只针对全港性灾难，例如辐射事故。另外，通讯事务管理局也指出，当晚由于部份发射站缺

乏后备电源，通讯网络服务受阻，即使启用了警示系统，当区市民也没法收到警示。

事实上，香港首次启动警示系统，是2022年3月9日第五波疫情爆发期间，用作通知市民伊利沙伯医院转

为定点医院。湛家雄说︰“受今次停电事件影响的住户近17万户、逾50万人，加上亦有部份居民在区外通

勤，为甚么今次就没有启用警示系统的需要？”

他认为警示不一定要硬性规限于全港性范围的发放，可灵活地以分区或多区传送。而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文

件亦显示，警示系统可利用区域广播技术，按情况划分接收地区， 与环境局的理解不符。

“这是政府行政的问题，”湛家雄简洁地回答道，“当局没有区域性地启动警示系统，是由于掌握系统地区应

用资讯的通讯事务管理局只是维护系统运作，但启动的决策则交由个别部门负责，令到行政及跨部门沟通

出现了混乱。”

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20623/s00001/1655920535767/%E5%81%9C%E9%9B%BB%E5%BD%B1%E9%9F%BF%E6%95%B8%E5%8D%81%E8%90%AC%E4%BA%BA-%E3%80%8C%E7%B7%8A%E6%80%A5%E8%AD%A6%E7%A4%BA%E3%80%8D%E8%A2%AB%E8%BD%9F%E8%99%9B%E8%A8%AD-%E6%94%BF%E5%BA%9C-%E5%B1%80%E9%83%A8%E5%9C%B0%E5%8D%80%E7%99%BC%E7%94%9F-%E5%B7%B2%E5%8D%B3%E5%95%9F%E8%B7%A8%E9%83%A8%E9%96%80%E6%87%89%E6%80%A5%E7%B3%BB%E7%B5%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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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mingpao.com/ins/%E6%B8%AF%E8%81%9E/article/20220629/s00001/1656482173072/%E5%B1%AF%E5%85%83%E5%A4%A9%E5%81%9C%E9%9B%BB%E6%99%82%E6%89%8B%E6%A9%9F%E7%84%A1%E4%BF%A1%E8%99%9F-%E9%80%9A%E8%A8%8A%E5%B1%80%E8%A7%A3%E9%87%8B%E9%83%A8%E5%88%86%E7%99%BC%E5%B0%84%E7%AB%99%E7%84%A1%E5%BE%8C%E5%82%99%E9%9B%BB%E6%BA%90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f19-46c-B8.pdf


2022年6月21日，元朗、天水围及屯门大停电约13小时，区内市民于漆黑中过马路。图：端传媒

区议员能发挥即时通讯功能吗？ 


屯门独立民主派区议员梁灏文负责的田景区，则是少数没有受到停电波及的地区之一，但事发当晚，他仍

需自行收集和整理资讯，通报居民，以确认受影响范围和当区电力供应是否仍然稳定。

区议员持有不同政府部门的联络名单，以应付紧急状况。梁灏文称，当晚屯门大部份通讯设备正常运作，

故得以即时联系不同单位负责人及中电代表，知悉屯门受影响地区主要为乡郊。

总体来说，梁灏文认为议会层次通讯的机制并不完善，很多时候是视乎区议员自身的工作经验与累积下来

的联络资料，主动和不同社区持份者、政府部门与社会机构进行沟通和协调。

“区议员往往都是从传媒上得到最新消息，再经由自身的渠道传达给受影响居民。”据他观察，民政事务处

鲜少直接连系区议员通报情况，通常官方讯息皆由政府透过大众传媒直接向全港市民发放，民政架构内缺

乏针对事发地区的即时通讯机制。



立法会新界北议员张欣宇，联同九龙中议员杨永杰、九龙西议员梁文广和新界东南议员林素蔚检讨是次停

电时，建议保安局和民政总署成立地区统筹中心，以及民政总署可动员地区组织，即时回应突发情况。梁

灏文表示欢迎这些建议，但他认为社区动员的问题不在于建立跨部门的指挥系统，以及社区组织的数量，

“其实是重质不重量，更重要的是组织之间的联系以及社区网络的紧密程度，社区关系的建立并非一夕一朝

的事。”

深耕社区数年，梁灏文从地区实践的角度出发，强调社区的组织工作不能划一而定，需要配合当区的情

况，包括住宅类型、人口结构、居民生活水平及社会地位。他也带来更广阔的社区工作想像，“联系工作不

一定仅限于社区服务组织，地区行政架构以外的社区持份者也可参与其中，其他单位如管理处亦可以在社

区危机发生时，通知该大厦的住户，居民也可互相联系，如与同层的邻居建立互助关系。”

身为社区的一员，他更看重的是人的自发性，“地区组织的关键是在于激发居民的能动性，积极增进人与人

之间的社会连系，而非单靠增加服务性的社区机构。”

至于紧急应变计划的参与方面，梁灏文指区议会甚少加入直接的救援行动，或动员居民参与危机演练，现

时主要是透过强化地区网络以建构社区韧性（Resilience），即社区对灾害承受力与从中复元的速度。

“就好像去年屯门青山发生大火时，目睹山火的居民因收不到相关资讯，担心火势蔓延至该区。事故发生

后，我们亦与消防处和区议会建立汇报与沟通机制，为应对同类事故及发放社区危机讯息做好准备。”他举

例解释道。

反思是次电缆桥起火事件，梁灏文表示除了事件主角中电外，城市与基础建设规划者亦要负上一定责任。

他预计屯门、元朗、天水围地区急速的市镇发展与人口增长，会加重电力运输负荷，“没有人想停电再次发

生，经过此事后，我希望区议会与当局能就人口与电力规划方面，能有更多的讨论，并进行咨询。”

随着当区有更多新屋邨落成，这项工作也变得日益重要，那么，是次停电事件揭示了电力规划方面何种隐

忧？又应如何解决？

https://www.hk01.com/%E6%94%BF%E6%83%85/784302/%E5%A4%A7%E5%81%9C%E9%9B%BB-%E5%A4%9A%E5%90%8D%E8%AD%B0%E5%93%A1%E4%BF%83%E4%B8%AD%E9%9B%BB%E8%B3%A0%E5%84%9F-%E4%B8%8D%E8%83%BD%E8%87%B4%E6%AD%89%E4%BA%86%E4%BA%8B-%E5%BC%B5%E6%AC%A3%E5%AE%87%E6%8F%90%E7%B7%8A%E6%80%A5%E8%B3%AA%E8%A9%A2


2022年6月22日﹐元朗朗屏港铁站附近一条中电电缆于大火后严重焚毁，折断成两截，跌落桥下的明渠。摄：Lam Yik/Reuters/达
志影像

《管制计划协议》如何影响电力规划？ 


一条电缆桥遭受破坏竟导致大范围停电，使输电系统的设计亦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亦触碰到保安系统的

神经。尽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指没有迹象显示电缆桥受到人为破坏，但建测规园界议员谢伟铨质疑中电将

三条主电缆设于同一条电缆桥，使风险集中，实政圆桌立法会新界西北议员田北辰亦要求改善电缆桥设

计，当局应提防“蓄意破坏”。而停电事故过后4日，有自称Black Bloc的人士发布影片，声称曾于电缆桥

纵火，并宣称行动将不断升级。

在输电系统的设计上，工程师学会电机分会发言人何永业分析，电力公司本身有为用电高峰期预留了一定

备用电容量，电力供应理应是足够应付电力需求，而是次停电事件，主要是由于输电系统的枢纽遭到破

坏。

“整个供电、输电及配电系统其实是一个不断变压的的过程，由发电厂产生的电压经由输电系统调升至400

千伏，再降压至132千伏及11千伏，最后在大楼的变压房调低至供一般用户使用的220伏特，而在这样四

散的树状网络中，事发的输电桥集中装载了3条132千伏和9条11千伏的电缆。”

那为何电力公司要将主要供电于屯门、元朗和天水围一带的大部分电缆，集中于同一处，令输电风险大

增？

何永业表示元朗电缆桥在1992年兴建时，河道上或未建有行人路，即使有，中电或未能取得开路权，唯有

采取建桥的折衷方案，而导致“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https://www.hk01.com/%E6%94%BF%E6%83%85/784330/%E5%A4%A7%E5%81%9C%E9%9B%BB-%E8%AC%9D%E5%81%89%E9%8A%93-%E6%AC%A0%E6%95%B4%E5%85%A8%E8%A6%8F%E5%8A%83%E8%87%B4%E4%B8%89%E7%BA%9C%E5%90%88%E4%B8%80-%E7%94%B0%E5%8C%97%E8%BE%B0%E5%80%A1%E6%94%B9%E5%96%84%E9%98%B2%E8%93%84%E6%84%8F%E7%A0%B4%E5%A3%9E
https://www.hk01.com/%E6%94%BF%E6%83%85/784330/%E5%A4%A7%E5%81%9C%E9%9B%BB-%E8%AC%9D%E5%81%89%E9%8A%93-%E6%AC%A0%E6%95%B4%E5%85%A8%E8%A6%8F%E5%8A%83%E8%87%B4%E4%B8%89%E7%BA%9C%E5%90%88%E4%B8%80-%E7%94%B0%E5%8C%97%E8%BE%B0%E5%80%A1%E6%94%B9%E5%96%84%E9%98%B2%E8%93%84%E6%84%8F%E7%A0%B4%E5%A3%9E


目前中电于其供电范围内尚有另外4条同类型的电缆桥，惟中电以保安为由，拒绝透露其他电缆桥的位置。

有媒体与市民发现，大围美田路附近建有同类电缆桥，而屯门富健花园、赤𫚭角南路天桥及火炭一带，亦有

高压电缆与行人路共用的天桥。

何永业指，电缆桥的设计适用于有河道的市郊，市区的楼宇过于密集，电缆需于地底铺置，成本上虽比较

高昂，但不容易受到破坏，而且就算起火，火势能直接被地底的泥土扑灭。

工程师学会电机分会发言人何永业。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那么，重新于地底铺置电缆，增加电力供应，不就解决到问题吗？ 


何永业认为电力公司若要改善输电设备，要考虑到《管制计划协议》评估“供电可靠性”的赏罚机制，以及

与资产挂勾的利润。

政府与中电和港灯在2018年签订新的《管制计划协议》，设有赏罚机制，籍以规管电力公司的服务质素和

供电稳定性。机制会按电力公司该年度服务中断的平均时间计算供电稳定性的指数，若指数高于或等于

99.995%，中电会获得占回报0.015%的奖励；若指数等于或少于99.992%，则会被扣减回报的

0.015%。

https://www.hk01.com/18%E5%8D%80%E6%96%B0%E8%81%9E/784772/%E5%A4%A7%E5%81%9C%E9%9B%BB-%E5%A4%A7%E5%9C%8D%E9%9B%BB%E7%BA%9C%E6%A9%8B%E7%96%91%E5%8D%80%E5%85%A7%E4%BE%9B%E9%9B%BB%E6%A8%9E%E7%B4%90-%E5%B1%AF%E9%96%80%E9%AB%98%E5%A3%93%E9%9B%BB%E7%BA%9C%E8%88%87%E8%A1%8C%E4%BA%BA%E5%85%B1%E7%94%A8%E5%A4%A9%E6%A9%8B


“一方面，在赏罚机制下，电力公司有动机将输电网络密集化，并重新铺置其他输电桥内的电䌫，及提高备

用电量，提高供电可靠性，”何永业解释，“但另一方面，这些改善措施也意味着铺设更多电缆及兴建更多

发电机，变相增加电力公司的资产及与其‘挂勾’的电费，这对市民大众亦不利。”

换言之，电力公司投资越多资产，就能获得更大回报，电费亦会随之上升。根据协议，准许回报订为该年

度固定资产净值的8%，电力公司可在准许回报率范围内调节电价，若利润净额低于准许回报，便可考虑调

高电价，相反，若利润净额高于准许回报，则将多出的收入拨至电费稳定基金，在有需要时用作纾缓电费

上调的幅度。

对于会否进行任何改善输电及配电设备的工程，以及相关工程会否招至加电费，中电指现阶段不作回应。

而环境及生态局则向端传媒表示，电费水平会受一篮子因素影响，现阶段难以作出假设性及有意义的估

算。

2022年6月21日，元朗朗屏中电电缆桥发生大火，导致元朗、天水围及屯门大停电约13小时。图：端传媒

香港有潜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配合储能吗？ 




中电的调查报告将天气炎热此环境因素排除在外，但绿色和平项目主任伍汉林指出，近年气候变化下，国

际间停电趋势越来越频繁，长远而言，香港未来的供电稳定性容易受极端天气影响。香港人所熟悉的台风

近年亦开始造成极端灾害，如最近正面吹袭广东一带的双台风及其带来极端强降雨，“4年前（台风）山竹

来袭时，香港也经历过短暂停电，当然受影响范围没有这次停电这么大。”

伍汉林拨着凉风，继续解释极端天气下热浪对电力供应造成的影响，“最近美国和日本遭受热浪侵袭，当地

居民对冷气的需求剧增，而冷气机（空调）是一种极之耗电的电器，这可能会加重电量负载，导致短路，

甚至出现电力中转站过热起火的情况，这种情况将也有可能在香港发生，我们都应为最坏情形作准备。”

针对电力中断事故，伍汉林指中电在竹篙湾设有发电厂，能在12分钟内投入运行，应付发电高峰需求及提

供后备电力。另外，中电与港灯设立了供电联网，为双方提供紧急电力支援。虽然他认为香港的后备电力

系统颇为完善，但这不代表不需要发展可再生能源。

“单靠可再生能源的确难以应对大规模停电，但可再生能源发展可配合储能设备，一来可以推广洁净能源的

使用，二来可在电力中断时提供低限度的社区电力支援。”伍汉林说。

使用可再生能源已在香港推广多年，但目前仍只占本港发电燃料组合不多于1%，在大众印象中香港地少人

多，没有足够空间发展可再生能源，但伍汉林提出了一个并不常见的说法。“香港东北、东南、西南及南面

的水域皆可被开发做海上风力发电场，另外，水务署亦于前年于石壁和船湾水塘设置浮动太阳能板。”他认

为香港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被善用，“是很有潜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绿色和平项目主任伍汉林。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伍汉林亦点出另外一个不被大众留意的事实︰政府与两电在2018年签订《管制计划协议》后，要直到

2033年才会有望开放本地的电力市场。在这段时期，如何发展可再生能源就非常取决于政府与两电的推

动。

香港的电力市场结构为“垂直整合”，即由单一公司合法垄断，在其提供服务的地区独家向用户供电。香港

是世界少数当地公营机构从未控制及持有电力公司的地区之一，本地市场一直由两家私营电力公司垄断

——中电供电予九龙、新界及部分离岛；港灯则为香港岛、鸭脷洲及南丫岛供电。

香港并没有一个具法定权力的专责机构规管供电的权利或责任，而是由电力公司与政府签订双边协议，即

主要以保障电价稳定与投资回报为原则的《管制计划协议》（下称《协议》），作出有限度的规管。就是

次大规模停电而言，立法会与区议会上虽有声音要求中电向受影响居民提供电费减免，但中电目前只是按

《协议》内的赏罚机制，或被罚款约1600万港元，即扣减其去年所录得的利润84.9亿元的0.015%。

反观邻近地区，如台湾在去年5月和12月发生无预警大停电，台湾电力公司按照其营业规则，视乎用户停

电时数扣减电费，但由于补助范围仅限于停电时数超过1小时用户，经济部亦指示电力公司重新制定专案。



2021年5月13日台北，停电期间食店内一名职员点起蜡烛。摄：唐佐欣/端传媒

伍汉林亦带出另一个关于《协议》的问题，目前在没有第三方竞争者，以及与资产挂勾的准许回报率为8%

的情况下，电力公司可能会不断扩张发电容量，产生过剩电力浪费，以赚尽回报率。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

管理学院管理及策略学副教授周文曾经指出，现时本地两家电力公司的备用发电量为20%到30%，认为投

资过度，而这种回报率管制（Rate-of-return regulation）不利电力公司降低成本和改良技术。

绿色和平亦一直争取开放电力市场，“开放市场引进竞争后，或会令电费下降，新的竞争者可能会制定低于

8%的回报率吸引更多用户，令电力公司不再‘赚到尽’。另外，市场开放后也可能吸引到一些洁净能源供应

商，增加本地可再生能源使用。”伍汉林说。

开放电力市场也意味着开放电网，目前政府推行“上网电价”计划，容许用户将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力，以

高于一般电费水平的价格售予电力公司以进入电网，目标是发展社区分布式可再生能源。

伍汉林指，“上网电价”也是为11年后《协议》到期时，引入第三方供电的稳定性与洁净度作准备。然而，

是次大停电为社区电网的防灾力与自愈能力敲响了警钟，人们或许不能等11年这么久。

https://www.hkubs.hku.hk/tc/research/thought-leadership/opinions-and-speeches/the-regulation-of-electricity-market-in-hong-kong/

